
【520特典·骑姬】面具

一、

王子逃婚不管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是灾难级的大麻烦。

不过通常来说，这事应该与身为王子妹妹的公主没什么关系。

大概。

然而不幸的是，王子与公主共同的父亲，也就是国王尤瑟，身为一个好君主，处理儿女的事情时却常有不

符合一把年纪的清奇脑洞。

这一次要面子的国王想出的方案也没让自家孩子“失望”——他决定让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阿尔托莉亚，

扮作她那个不负责任的王子大哥奔赴邻国，参加那场有约在先的晚宴——原本可说是一场与邻国公主板上

钉子钉了一大半的相亲，不过现在么……

“这次联姻告吹确实很遗憾，但如今绝不让人家知道你大哥临阵脱逃才是头等大事！阿尔就当久违地出远门

应酬应酬顺便玩一趟好不好？男装你是毫无压力的，跟你哥出去打猎的时候吸引的小姑娘也不比你哥少！

话说到这，现在民风开放得很，你要是这一去真看上了人家公主，爸坚决支持你亮明真身把人撩回

来……”尤瑟王在孩子面前本就没什么架子，此刻形象更是无限接近激情飞扬的推销员，只是嘴里的火车似

乎已经有了脱轨的趋势……

阿尔托莉亚此刻则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等逮住老哥亚瑟，是直接往他脸上糊一发咖喱棒还是把他当天的餐

食统统喂给国师的小宠物芙芙。

“请允许我无视您演讲的后半段——简单来说只要以亚瑟·潘德拉贡的名义去赴宴就好了吧？为了摆脱这桩婚

事必要时候甚至要有意表现得糟糕一点？”阿尔托莉亚揉着太阳穴向自己的父王反复确认。

“是——是，以亚瑟·潘德拉贡的名义。”尤瑟王咬牙切齿地重复了一遍，内心浮上几丝苍凉——好歹还挂

着“潘德拉贡”这样光辉的姓氏，向来纯良的儿子这次怎么就突然狠狠坑了一把爹呢。

到底是明白人，权衡了一番利弊以后，阿尔托莉亚还是接下了父王这个乱来的委托：“没问题！”

穿起男装的阿尔托莉亚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金发帅哥，轻车熟路地骑上白马，腰间挂上一把长

剑，简直就是万千少女心目中标准的白马王子形象。

尤瑟王站在城墙上，目送自己的女儿带着一长串的礼车离开卡美洛。他一边挥去离别的泪花一边对着近侍

感慨起来：“闺女关键时刻就是比儿子靠谱啊，何况阿尔还这么帅……我是巴不得以后把亚瑟嫁出去让阿尔

娶一个进门……”

与此同时，与阿尔托莉亚并辔而行的高文轻叹着气向身边这个和王子面容酷肖的少女进言：“您其实可以不

用答应陛下这个请求的，这也太荒唐了些，要是被对面发现真不知道要怎么收场……”

“不会不会，倒是我从前听说爱因兹贝伦的都城有许多特色美食，这是真的吗？高文卿？”公主看起来心情早

就由阴转晴，并不重视这个即将由她领衔主演的知情人眼中的闹剧，反而兴致勃勃地询问起了不相干的事

情。

“您有信心就好……要说起美食，有倒是有的，只不过市井上的会更丰富点，国宴相比之下其实挺无聊的。

”身为外务大臣，又在爱因兹贝伦都城待过一年的高文对此很有话语权，“如果行程不出差错的话，我们会提

前三天到达，那时会正好赶上当地的秋日祭。”

“秋日祭？”阿尔托莉亚转过头看向高文，碧绿眼眸里燃起了好奇的神采，“能详细讲讲吗？”

二、

“总之，秋日祭的夜晚是一年里最热闹的几个夜晚之一，所有有意思的好东西都集中在那里了。”

自己也没怎么出过王宫的莉洁莉特眉飞色舞地给公主讲着。

“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她的亲姐姐——同时也是女仆长的塞拉皱起了眉，“又是

那个人生乐趣全在王宫外的侍卫长告诉你的？”



“很有趣啊，要是我们那天能出去看看就好了。”她们的公主爱丽丝菲尔倒是兴致勃勃，“这件事既然是侍卫

长告诉你的，那么就拜托他帮我们偷溜出去好了。”

“公主殿下，这样是不对的。”塞拉狠狠瞪了多事的妹妹一眼，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自家好奇心过重的公主打

消这个念头，“擅自偷跑出去是很危险的，尤其这种祭典上人还那么多，三教九流的……”

“就这么决定了，你去通知侍卫长，就说我要去看秋日祭，不许让父王知道这件事。”然而爱丽丝菲尔一如既

往地直接无视了塞拉的长篇大论，对莉洁莉特下达了命令，接着，她转过头来看向塞拉，“平民的衣服就由

你来准备吧，你和莉兹都跟着我一起。”

“……好吧。”对上那双明显已打定主意的红眸，塞拉也只能答应了，安慰着自己至少公主肯带上随从而不是

一个人跑出去。

三、

事实证明，她再一次错估了她的公主。

秋日祭当晚，长街上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两位穿着平民服饰的王宫女仆呆呆站在人群里，莉洁莉特面对

姐姐欲哭无泪兼生无可恋的表情，淡定地说：“我们去侧门等公主回来不就行了？”

“公主遇到坏人怎么办？！公主的身份暴露怎么办？！陛下发现公主消失了派人出来找怎么办？！难道我们

要对陛下说我们跟丢了吗？！！”塞拉崩溃地抓着妹妹的肩膀一顿猛摇，“我早该知道的！她答应让我们跟着

出来就只是在迷惑我而已！！她打从一开始就打算一个人跑出来玩！！！”

莉洁莉特平静依旧：“姐姐不用太自责，反正这也不是姐姐第一次上公主殿下的当了。”

“重点不是这个……唉，确实这种事也闹了不止一次了……总之我们分头去找吧，等皇宫门楼上的座钟响到

12下的时候，在侧门集合，那也是我们和公主说好了要回去的时间。”深觉自己的妹妹某种意义上和公主殿

下是沆瀣一气，塞拉只能冷静下来想对策，“要是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找到公主，公主也还没回来，就一定

得去告诉陛下了……对了，我记得公主走丢以前买了一个红色的羽毛面具，和你手里这个是一对的不是？

她八成是戴上了，你对戴着那种面具的路人多多留意。”

“好的姐姐。”莉洁莉特说着，再次戴上了手里的蓝色羽毛面具。

于是说好了分头行动的两位女仆重新混入了密集的人流之中。

爱丽丝菲尔确实戴着她之前一眼看上并买下来的红色羽毛面具，她也确实是故意甩开两位随从的——不过

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塞拉在外面能别像在宫里那么紧绷，她还是很乐意带着她一起玩的——好不容易出

来玩，却还是硬要让她保持所谓公主的仪态，这不是为难人吗？

尊贵的公主殿下乐悠悠地想着，她穿着最普通的粗布衣服，虽然贴身还是细致的绸衣，但袖口处露出的那

一点肌肤还是被粗糙的布料磨得有点疼，只不过这点不适完全在忍耐范围之内，她混在人群里，对着人群

中央留出的空地上表演着精彩杂耍的艺人大声鼓掌喝彩，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一样兴奋得大喊大

叫。

表演暂告一个段落，艺人开始向围观者挨个讨要赏金的时候，本来密集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只有那么几

个人往艺人手里扔了一两个铜板，等到艺人来到爱丽丝菲尔面前时，她周围的人已经散得七七八八，只剩

下她突兀地站在原地没动。

艺人黑黝黝的双手伸到了爱丽丝菲尔面前，他紧紧盯着面前这个细皮嫩肉看起来家世不错的小个子。

不好意思看完就跑的爱丽丝菲尔只得掏出几枚银币放在他掌心——一瞬间完全没意识到拿银币打赏杂耍艺

人是何等引人注目的阔绰。

亮闪闪的银币着实扎眼，周围顿时有好几道目光投射过来，感觉到哪里不对的爱丽丝菲尔刚要开口，那位

艺人却飞快地把银币揣进了怀里，生怕她反悔似地一迭声道着谢匆匆忙忙收拾起杂耍道具跑掉了。

“等等——”爱丽丝菲尔刚追出两步，那个人就彻底不见了踪影。

“噗嗤。”

身后传来一声抑制不住的轻笑，爱丽丝菲尔有些恨恨地猛回过头，她很确定那个笑声是在嘲笑自己！



目光四处梭巡了片刻，她迅速锁定了一个穿着蓝色便装的身影，上前几步：“这位先生！”

那个人转过身面对着她，脸上带着爱丽丝菲尔很眼熟的蓝色羽毛面具：“有什么事吗？小姐？”

居然跟她戴着同一对面具，明明刚才那个穿着奇装异服披着黑色长卷发的摊主还信誓旦旦地说这面具是制

作精良的稀罕货呢。

奸商，绝对是奸商！

爱丽丝菲尔信手把自己的面具摘下来，保持着淑女微笑的同时眼神却有点冷飕飕的：“您刚刚是看见什么有

趣的东西了吗？”

显然是没想到她居然敏锐到这个地步，对方尴尬地干咳了一声，面具眼孔里露出的那双绿眼睛目光立刻有

些闪烁起来：“抱歉，我不该嘲笑你的。”

“带着面具道歉可一点都不真诚哦？”爱丽丝菲尔抱着臂，红宝石似的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人。

“好吧。”貌似无奈地微微耸肩，戴着面具的人伸手摘下了面具。

细碎的金色额发因为摘下面具而有些微的乱，白皙的额头下两道英气而秀丽的眉毛，笔直的眉骨和挺秀的

鼻梁在街市热烈的灯火下浮凸出俊美的线条，衬得那一双碧海似的眼瞳格外深邃，玉石般剔透的瞳孔里映

着点点灯光，以及爱丽丝菲尔的倒影。

“抱歉，我不该嘲笑你的。”她诚恳地再次道歉。

好像……是个女孩子？

被那双堪称璀璨的眼睛专注地凝视着，爱丽丝菲尔的脸上无端发起热来，想起自己刚刚想当然就脱口而出

的“这位先生”，有些不自在地想低下头，却又舍不得从对方的脸上移开目光，如此一来的后果是原本还理直

气壮的质问语气迅速软化，甚至还变得有点吞吞吐吐起来：“……我、我原谅你了……”

“感谢您的宽宏大量，”那张刚刚还一本正经地道着歉的脸顿时微笑起来，向下抿着的薄唇也轻快地勾起，绿

眸中几乎要满溢出的笑意更让她的目光柔和得简直要滴出水来，“那么我可以走了吗？这位小姐？”

爱丽丝菲尔脑袋发热地点了点头，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重新戴上了面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中。

四、

阿尔托莉亚从背后拍了一下正四处张望的高文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了自家公主，顿时松了口气，

问：“看完杂耍就不见了您，我还以为您走丢了。”

“遇到了点小麻烦。”阿尔托莉亚笑了笑，把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

“刚刚看到一位和您戴着一模一样面具的小姐，我差点认错了。”高文摸了摸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还好

她没有责怪我的冒犯。”

“这么巧，我刚刚也遇到一位和你戴着一样面具的小姐，只可惜她好像不太高兴和我戴同一对面具，刚一看

到我也戴着面具就赶紧摘下来了——不过，她倒是挺漂亮的。”阿尔托莉亚想起了那张精致得像洋娃娃一样

的漂亮面孔，还有那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爱因兹贝伦都城的姑娘都这么好看吗？”

高文耸耸肩：“也许吧，说起来，我还曾经远远见过那位爱丽丝菲尔公主一面呢，确实是个大美人。”

阿尔托莉亚笑起来：“那我还真要为大哥可惜一下了，错过了一位连高文卿都要称赞一番容貌的漂亮妻子。”

“您就别打趣我了，”高文苦笑一声，转移了话题，“话说，那位摊主小姐到底忽悠了多少人买她的面具啊？

她不会对每个人都说自己做的面具独一无二吧？”

阿尔托莉亚举起手里的蓝色羽毛面具对着就近的灯光打量：“只是生意人的推销伎俩罢了，不过做工的确相

当精良，当作纪念品带回去也不错的。”

“……您还真当自己是来旅游的啊。”高文还是没忍住吐槽了一句。

“如果不是来旅游的，难道还当真娶回去一位公主不成？”阿尔托莉亚拍了拍高文的肩膀，“放松点，高文

卿。”

五、



自从那一天偷溜出去之后，虽然公主看起来像是全须全尾地平安回来了，不过，她身边的人都多少看得出

来，公主殿下心里多了些相当在意的事情。

就连公主原来一直表现出强烈反感的那场将会招待邻国王子的、性质无限接近于相亲的晚宴，都被她完全

抛在了脑后，当塞拉给她送来晚宴那天要穿的礼服裙的时候，她也心不在焉又老老实实地一一试过。

“这条裙子怎么样？正好可以搭配您的这条祖母绿宝石项链。”塞拉小心翼翼地捧着项链在爱丽丝菲尔脖子上

比划，“不过您好像一直嫌这项链太笨重了……”

“祖母绿宝石……”爱丽丝菲尔终于把目光从那天在宫外买的红色羽毛面具上收回来，望向了那枚鸽卵大小的

圆形宝石，它被牢牢嵌在铂金爪上，晶莹的翠绿宝石流淌着华美的光彩，像是某个人惊鸿一瞥的眼睛。

“公主殿下？”虽然塞拉已经习惯了公主殿下最近时不时的走神，但临近的重要晚宴还是让她对此紧张起

来，“公主殿下？您没事吧？”

“我没事，那就这条了。”爱丽丝菲尔一指塞拉手上的项链，“给我戴上吧。”

“啊？可是这才早上，离晚宴还早着呢，现在就打扮起来吗？”塞拉有点懵。

虽然从早上就开始打扮以应对重要晚宴这种事在名媛贵妇身上并不罕见，不过对于爱丽丝菲尔来说就是绝

无仅有的稀罕事了，这位总是精力充沛又好奇心旺盛的公主殿下，就算早上给她打扮好了，她到处钻一钻

跑一跑，妆容花了倒还好，梳好的发型乱了也没什么，要是把礼服弄破了可就是伤筋动骨的大麻烦了——

所有配套的妆容、发型、配饰统统要重新来过，时间长了，塞拉就再也不敢早早地把公主殿下按在房间里

梳妆打扮了。

“晚宴？什么晚宴？”爱丽丝菲尔惊讶地扭过头问道。

“……您不会忘了吧？今天晚上，不列颠的亚瑟王子会正式来访……”塞拉暗暗叫苦，只得小心翼翼地再次提

起了这件公主每次听到都会炸毛的事。

“哦……要来了啊。”

想象中的爆发并没有到来，她的公主殿下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然后，有点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纤细修长的指尖轻柔地抚上颈间那条稀世的祖母绿宝石项链，那股纯粹而浓烈的绿意映衬在象牙般洁白细

腻的肌肤上，秀美绝伦。

“殿下，只是见一面而已，虽然陛下有联姻的打算，但如果您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话，他也不会逼迫您的。

”塞拉还是第一次见到爱丽丝菲尔如此低落的神情，多少也算是看着公主长大的女仆长不由得劝慰起来。

“从没有人能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就算是父王也一样。”爱丽丝菲尔 轻哼一声，“见就见吧，反正我是

不会嫁给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家伙的。”

六、

尽管高文强烈建议阿尔托莉亚应该要尽可能地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但她参加的毕竟不是一般的晚宴，就

算最后联姻不一定会成功，爱因兹贝伦王室这边要仔细相看她的要求还是不能拒绝的。

正当从小到大都很招人喜欢的乖孩子阿尔托莉亚苦恼怎么才能表现得让人讨厌的时候，公主出场了。

国王显然是相当疼爱这个女儿的，一看到爱丽丝菲尔走进来就立刻招手让她过来，阿尔托莉亚也不得不跟

着看过去。

银发红眸的公主也正巧看过来。

目光相接，爱丽丝菲尔脸上保持的温婉得体仪态万方的微笑顿时裂了一条缝。

虽然是注定不会有谁知道的隐秘心思，但这一刻两个人确实同时有着相同的想法——

是她。

爱丽丝菲尔只是愣了一会就迅速回过了神，她这次总算顺利地收回了目光并且没有再头脑发热完全忘了自

己在干什么，倒是阿尔托莉亚看起来比她紧张得多。

阿尔托莉亚实在是不确定爱丽丝菲尔那天有没有发现她其实是女孩子，毕竟当时的她可是相当松懈地在逛

着夜市，完全没有在假扮王子的自觉。



走到了父亲身边，爱丽丝菲尔朝他行了个屈膝礼，然后站直了身子看向阿尔托莉亚，而对方虽然看起来一

副心虚到想逃跑的样子，但总算还记得自己是在什么场合，顶着国王以及其他人的目光向爱丽丝菲尔行了

个绅士礼：“您好，我是亚瑟·潘德拉贡。”

她面前的公主闻言勾起了嫣红的唇，那双红宝石似的漂亮眼睛笑得人冷飕飕的——和那时摘下面具兴师问

罪的神情如出一辙。

这表情让阿尔托莉亚的心随之一沉。

如果两国开战的原因只是她没忍住好奇心去逛了下邻国的祭典的话……那她就罪孽深重了。

正在她悲观地计划等会被这位看起来很不好对付的公主揭穿身份之后要怎么从这里逃出去的方案时，爱丽

丝菲尔却朝她伸出一只戴着精美的白色蕾丝手套的手：“您好。”

阿尔托莉亚只得接过，在她手背上落下一吻。

头顶传来轻得只有她们两人能听到的一句：

“王子殿下，这次你可跑不掉了。”


